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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黑格爾曾強調：「創造性格，就是創造一個獨特、完整的生命世界。因為現

實生活中的每一個真人，都是完整的活人。每個活生生的人，其本身就是一個『世

界』。而性格是生命和靈魂的表現，只有寫出其複雜豐滿的性格，人物才有生命

的活力，才能在傳記作品的篇頁上直立起來。」1歐陽修撰寫《新五代史》與墓

誌銘等傳記文，跳脫了傳統史學書寫的限制，承襲並改善前人書寫的闕漏，著力

人物形象的刻畫，呈現活絡而生動的人物形象。同時也將文章的篇章結構、句型、

字詞等敘事技巧做適當的安排，提升傳記文藝術性的美感。除此之外，歐陽修秉

持傳記文「不朽而存」的意義與價值，對傳記文採取「據實直書」的的創作態度，

希冀傳記文可流傳久遠的特性，將其所要表達的核心理念，即採《春秋》筆法，

「寓褒貶於敘事之中」，向時人與後人揭示正確的「忠孝」標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歐陽修傳記文歐陽修傳記文歐陽修傳記文歐陽修傳記文的寫作意義的寫作意義的寫作意義的寫作意義    

    本論文著重於突顯傳主們的性格，在內容與結構上歐陽修都必須要在歷史取

材的真實性中，強調傳主活動的性格與人生的生動性。法國傳記文學作家莫洛亞

提出：「傳記文學是藝術，是『文史』的結合，作為歷史要『求真務實』；作為

文學要『力求其美』」
2
歷史的文本和文學的敘述構成了傳記文的基本要素。傳

記文必須兼顧歷史的真和文學的美的和諧統一，求真是求美的基礎，限制了傳記

文不能違背歷史事實，而敘述的文學性則通過語言實現歷史敘述的真實，成就了

傳記文的特性。以下就史學與文學的角度來探究歐陽修傳記文的寫作意義，讓歐

陽修傳記文研究更臻完整。 

壹壹壹壹、、、、人物與敘事的史學意義人物與敘事的史學意義人物與敘事的史學意義人物與敘事的史學意義    

    馬克斯和恩格斯指出：「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
3
傳記文中

的傳主以及與其相關的人物，都在所屬的歷史時代與社會環境中生存與經歷世

事。歐陽修寫人物傳記反應出歷史和時代對人物的影響，歷史環境在傳主身上產

生各種影響力，使人物具有時代感與歷史感；另外，人物對歷史與時代的進程所

表現的反應也會有一定的推動力。這是一種相互作用的關係，即是傳記文寫作所

要表現的歷史性。傳記可以說是歷史的形式之一，所以人不僅是受歷史支配的客

體，同時也是創造歷史的主體。
4
 

                                                      
1
 見黑格爾《美學》。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第一卷，頁 336。 

2
 見安德烈‧莫洛亞著，陳蒼多譯《傳記面面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75。 

3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397。 

4
 見安德烈‧莫洛亞著，陳蒼多譯《傳記面面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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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教忠教教忠教教忠教教忠教孝孝孝孝、、、、不朽而存不朽而存不朽而存不朽而存的教化意義的教化意義的教化意義的教化意義  

    歐陽修無論在撰寫《新五代史》或是碑誌文時大多能忠於傳主本身實際經歷

過的歷史，作為傳記文絕大部分的內容。除此之外，在文末還有歐陽修對傳主的

評論，都包含在「史論」與「論贊」等的論述中。而這些論述，大都是他最重視

的核心思想，史家陳寅恪曾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

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

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

耶？」5講述了歐陽修撰寫《新五代史》的目的，在於「貶斥勢利，尊崇氣節」，

所以選取五代亂象作為題材「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逐一批判五代

亂象以曉諭後人，並揭示時人正確的道德觀念，蘊含了歐陽修的政治社會責任與

文化關懷。所以陳寅恪最後陳述「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說明了

傳記文並非只是「空文」，而有「立言的不朽而存」6的重要價值。 

    《新五代史‧義兒傳序》說：「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干

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7。又《新五代史‧死事傳序》中載：「自開

平訖於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

而不二者，固鮮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

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

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
8
說明當時父子之間的關係為反倫理常規，

產生錯亂，骨肉間相殘，異性之人結為父子。關於儒生，把苟且偷生不離富貴當

成理所當然，這些就是歐陽修所認為的五代種種亂象，所以從「論贊」歸納歐陽

修傳記文的人物褒貶的重心，在於「貶斥勢利，尊崇氣節」。在某些傳記文當

中，歐陽修會透過傳主的事件來發展議論，將正確的倫理道德觀曉諭後世。後唐

時的武將烏震被派令討伐張文禮。張文禮追捕烏震的母親、妻子、兒女等人來要

脅烏震，烏震不理會。張文禮即割斷她們的手與鼻，當時烏震「一慟而止，憤激

自勵，身先士卒」，擊敗張文禮，最後升官官拜刺使。歐陽修在正史內的描述害

怕讀者會將烏震的作為誤認為是「捨孝為國」、「面對敵人的殘忍，化悲憤為力量」

的忠義之舉，所以歐陽修在論贊總結的部分特別講述烏震作為的失當：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

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

利害，由己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

祿而去之。矧其事眾人所皆可為，而任不專己，又其為與不為，國

                                                      
5
 見陳寅恪《陳寅恪先生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頁 125。 

6
 在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中說：「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指出聖賢能夠長存不朽的緣故，就在於他們建立德行、功業或著作。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頁 131。 

7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義兒傳序〉，頁 385。 

8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死事傳序〉，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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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況因

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

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9
 

 

歐陽修認為食人俸祿者，必然有自己必須專門承擔的責任，烏震的所作所為並非

其專責，又不顧自己的親人，已經算是不孝了。卻又在事成之後接受更高的利益，

這是歐陽修評其「大不孝」的原因，既然不孝，就不需言其「忠」。 

    歐陽修的論贊大多論「忠」與「孝」，具備深刻的教化意義。除了評述傳主

的一生作為與特質之外，也向讀者釐清正確的倫理觀念，也就是即便是千古之

後，都不會改變的「忠孝之道」。 

二二二二、、、、寫作動機寫作動機寫作動機寫作動機與揀材與揀材與揀材與揀材限制人物多樣性限制人物多樣性限制人物多樣性限制人物多樣性    

    歐陽修寫作傳記文取材必以史事為主，從他在〈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說：「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
10說明傳記文「事信言文」的重要，深知傳記文的歷史價值。但在揀材的過程中，

會因為歐陽修本身的寫作動機，或資料來源短缺而導致傳記文降低整體性，變而

為片面的書寫。所以即使歐陽修利用各種技巧手法突顯傳記文的真實性與文學

性，避免對傳主了解的缺漏11，但還是會因為種種緣故而產生片段性的作品。 

    歐陽修傳記文的「論贊」部分，寫作目的在「取法《春秋》」、「寓褒貶於敘

事之中」，所以強調自己的倫理道德觀念，在揀材傳主生平時，會著重在傳主有

關道德評價的事件中。像是〈唐臣傳‧元行欽傳〉，傳中略去其他事件，歐陽修

利用因果關係，描述元行欽的一生：從與唐明宗軍隊作戰「七射中行欽，行欽拔

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12展現驍勇，先後受到唐明宗與唐莊宗的賞識。之後唐

明宗反叛唐莊宗，元行欽則為莊宗殺明宗之子李從璟以免除禍患。後莊宗敗逃

時，元行欽哭泣著說「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為難之時，不能報國，

雖死無以塞責。」顯現了欲與君王共生死的決心。最後莊宗死，元行欽逃走，被

明宗誅殺時大呼「先皇何負於爾！」更表現了他的忠義性格。歐陽修的寫作動機

展現在元行欽逃跑的事件上，論贊說：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主亡

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於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

                                                      
9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臣傳‧烏震〉，頁 279。 

10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二》，頁 83。 

11《書簡》卷六嘉四年(1059)所作〈與梅聖俞〉文中載：「忽辱惠教，兼得唐子方家行狀，謹當牽課，然少寬數日為幸。其如行狀中泛言行己，殊不列事跡，或有記得者，幸更得數件，則甚善。……尋常人家送行狀來，內有不備處，再三去問，蓋不避一時忉忉，所以垂永久也，乞以此意達之。」梅堯臣受託請歐陽修為唐介之父唐拱作墓表(即〈右班殿直贈右羽林將軍唐君墓表〉)，歐陽修希望家屬提供的墓主事跡能具體、詳細一些，不要是空洞的評說。「再三去問」、「不避一時忉忉」，就是希望避免資料缺乏而導致謬誤。 
12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臣傳‧元行欽〉，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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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

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

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13
 

 

歐陽修寫作動機表現在強調「忠義的可貴」，是在亂世時與君王共生死的節烈。

元行欽專事一主，但在莊宗死去的最後關頭，卻有逃避死亡，言行不一的作為，

歐陽修認為是不能被稱作「忠義」的。略去傳主其他事蹟只著重在歐陽修義理的

表達，就像姚一葦所說「凡屬藝術品或文學作品所顯示出來的人物均是片斷

的，而非一個完整的人生紀錄。」14
 

    另外，在其碑誌銘作品中，歐陽修對共同經歷「西京幕府」與「慶曆新政」

時期的摯友們有著濃烈的情感，所以在這些傳主的墓誌銘裡，都會出現歐陽修對

這些時光的懷念，與對傳主們懷才不遇的同情。15像是寫張谷的〈尚書屯田員外

郎張君墓表〉：「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

疾卒。
16

」；寫張汝士的〈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

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

八九死矣。」17；還有寫張先的〈張子野墓誌銘〉：「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

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18都描寫

了曾經共事的時光不復在，之後強調了摯友們懷才不遇多被貶死的遭遇，表達了

無限同情。這樣的寫作動機就是向後世陳述有才之人抑鬱而終的苦悶。19
 

    由上文可知，歐陽修的寫作動機，在於強調自己本身的情感與理念，所以在

揀材中有所取捨，但歐陽修還是秉持事信言文的原則，在不影響史實的基礎下，

讓讀者能夠感同身受，了解傳主個性中重要的部分。 

三三三三、、、、北宋政治運動北宋政治運動北宋政治運動北宋政治運動紀實紀實紀實紀實    

    在歐陽修的傳記文當中，有許多傳主的事蹟與北宋時期任西京留守的西崑派

主將錢惟演為首的洛陽「西京幕府」，與范仲淹所推行的「慶曆新政」20有關連。

歐陽修在描寫傳主的這些經過時，筆法細膩傳神，且對細節有深度的刻劃。這是

因為身為北宋文學家、政治家的歐陽修也曾參與過這兩項活動；並對這些過往有

                                                      
13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臣傳‧元行欽〉，頁 272。 
14

 見姚一葦《藝術的奧秘》，臺北：開明書局，1979 年，頁 235-237。 
15

 見 Denis Twichett〈中國傳記的幾個問題〉，其認為中國私撰的傳記文會因為作者與傳主的關係而影響作者寫作的方向，影響傳記的客觀性。文章收錄於《中國歷史人物論集》。 
16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頁 4。 
17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頁 7。 
18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張子野墓誌銘〉，頁 26。 
19

 美國作家 William Chamberlain認為，作者在描寫對傳主的同情時，會使讀者在情感上產生共鳴。見丁樹南《寫作淺談》，臺北：學生書局，1974 年，頁 66。 
20 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 年），宋朝對夏戰爭慘敗，內部動盪已是山雨欲來之勢。仁宗遂罷去宰相呂夷簡，任命富弼、韓琦等為樞密副使，范仲淹、富弼等人綜合多年來的經驗，於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即《十事疏》)奏摺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贊同，並頒發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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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濃厚的情感。而這些傳主們，也均是歐陽修在文壇上、政治上的良師益友，歐

陽修對他們的描寫自然更加著力。 

    歐陽修初任官時，官派西京留守推官，歐陽修在錢惟演的幕府任職，結識了

一批洛陽才子，形成一個文學革新的集團。其中古文家尹洙、詩人梅堯臣皆為關

心政事、有志改革詩文的人。之後又結識了石延年、蘇舜欽等人，他們常在一起

議論時事，研究詩文，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就是由梅、蘇、石、尹等開始，而由歐

陽修推展成功的，歐陽修在〈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中即有描述： 

 

其在河南時，予為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

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

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
21
 

 

文中回憶「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表現了當時西京幕府的盛況，傳

主張谷與謝絳、尹洙年輕氣盛，讓西京幕府呈現朝氣蓬勃的景象。但後來錢惟演

獲罪，西京幕府衰退解散，歐陽修在〈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中描述： 

 

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

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世賢材知名士，故其

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

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

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

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
22
 

 

文中先讚楊了錢惟演在文學上的貢獻是「多招集文士」，建立了盛極一時的西京

幕府。幕府衰敗後，歐陽修的好友們都分散在各地為官，至死難以再相聚，歐陽

修感慨時勢由盛而衰，好友由生而死「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

在對好友的墓誌銘中將這些不捨表露無遺。另外，〈張子野墓誌銘〉也記載了對

志同道合友人的思念： 

 

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

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豪賢，日相往來，飲酒歌呼，

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

眾皆指為長者。……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

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

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
23
 

                                                      
21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頁 4。 
22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頁 7。 
23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張子野墓誌銘〉，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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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文「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可

知好友們離去又亡故，曾經最歡樂的時光永遠消失，使得歐陽修在情感上十分落

寞，顯露了無限的思念之情。 

    另外，范沖淹在仁宗慶曆三年，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表態支持，成為

新政的主要人物之一。但因內容強調澄清吏冶，對官吏和商人構成威脅，守舊派

朝臣習於茍安，反對新政，宰相范仲淹被迫自行引退，慶曆新政最終以失敗收場，

歐陽修也因此貶官外放，從〈江鄰幾墓誌銘〉中「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

政者，欲累以事去之。
24

」可知歐陽修對因與自身利益西衝突而陷害忠臣的「權

倖小人」深惡痛絕。而這些被誣陷獲罪的良臣，歐陽修也在為其書寫的墓誌銘中

抒發憤懣之氣，像是新政的發起人范仲淹，〈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

碑銘〉中描述： 

 

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

群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
25
 

 

上文中「群言營營」，小人言語使得新政難以推展成功，而新政提倡者自然成為

小人攻擊的目標，「惟公是傾」指范仲淹因小人誣陷而遭貶謫。還有為好友尹洙

所寫的〈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廉軍節度使韓公，

欲更置天子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

被誣枉得罪，君嘆息，憂悲發憤，以為生可厭而死可樂也。
26
 

 

文中提及小人用權使得忠良遭去，同樣是新政的成員尹洙也難逃被迫害的命運，

有志難伸的情況下，哀嘆死比苟活較為快樂的情志。另外，有為蘇舜欽所寫的〈湖

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由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

四大臣，欲盡革眾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

施，而小人不便，故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

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杜衍）婿也，乃以事中君。
27

 

 

講述有才能剛被重用的蘇舜欽，因小人而獲罪的過程。最後，還有〈觀文殿大學

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待中晏公神道碑銘〉： 

                                                      
24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江鄰幾墓誌銘〉，頁 70。 
25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 148-149。 
26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頁 53。 
27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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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

天子既厭西兵，憫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群材以更治，數詔

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

而仲淹相次亦皆去，事遂已。
28

 

 

講述仁宗重用的包括傳主晏殊在內，還有許多一時忠良都因為小人弄權，都被羅

織罪狀而遭貶謫，使得改革除弊的新政以失敗告終。由以上四位傳主的傳記文可

知其共同特點，都是有才能的忠臣賢良，但都因為參與新政，而遭小人陷害的緣

故而被貶謫。歐陽修也藉撰寫墓誌銘，替這些曾經共同圖求改革的有志之士，抒

發不平之氣。透過傳主與傳記文的呈現，可以了解參與「西京幕府」與「慶曆新

政」的經歷，對歐陽修的文學改革理念的追求與政治仕途而言占了重要的部分，

也造成非常大的影響，由此可知，這兩個主題已然成為歐陽修碑誌創作的重要內

容，並且歐陽修在寫作這個部分的傳記文時必定投注大量的情感，加上對事件透

徹的了解，讓原本歌功頌德表現文采的墓誌，轉變成富含飽滿情感的抒情文章。

另外，透過歐陽修此類傳記文，可以讓讀者了解到北宋時期政治與文學活動的重

要歷程，成為研究歷史的一種依據，因此，歐陽修碑誌文又多了「紀錄史實」的

功能性，更加深化了歐陽修傳記文的價值。 

四四四四、、、、題材題材題材題材、、、、文字簡練文字簡練文字簡練文字簡練，，，，意境加深意境加深意境加深意境加深 

    傳統史傳認為敘事必須「尚簡」
29
，才能成為佳作。而歐陽修也認為傳記文

要效法《春秋》，寓褒貶之意於簡煉的敘事文之中，所以說，「尚簡」並非簡短的

文章字句之意，而是使用最精確的文字去詮釋最生動豐富的傳主事件，或是闡明

作者的論旨。歐陽修對文句的字字斟酌，分別見於題材與文字上： 

    描寫北宋宰相杜衍的〈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有載：「修文字簡略，止記

大節，期於久遠。……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
30
由此可知歐

陽修講述自己作文理念是文字簡省，取材只記對傳主最重要的部分，並且只有如

此才能使傳主特點彰顯於後世。另外，〈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中云：「其言

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
31確立了唯有記載傳主的重要特點才能使傳記文流傳久遠並展示給後人學習或

作為警惕。歐陽修描寫的傳主職務大多為政府官員，但每位官員的專長、貢獻、

遭遇皆不同，不能鉅細靡遺地大小事全部記載，否則文章會失去主題，雜亂無章，

                                                      
28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待中晏公神道碑銘〉，頁 165。 
29

 劉知幾《史通‧敘事》：「夫國史之美，以敘事為工，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迹。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之尤美者也。」見浦起龍釋《史通通釋》，頁 168。 
30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二》，頁 101。 
31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二》，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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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歐陽修掌握每個傳主的特質加以突顯並組織成篇，而其他小事則逸去不輯。

像是在〈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中歐陽修就說明撰寫杜衍的取材方式：「皆大節

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為可

略者，皆不暇書。」
32
顯示了杜衍對國家的貢獻事蹟太多，所以其他尋常之事，

皆一概略去。還有像是〈徂徠石先生墓誌銘〉，篇章中絕大篇幅都在描述石介的

品格高尚，不隨流俗。對〈故霸州文安縣主蘇君墓誌銘〉則是以「縱橫上下，

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33讚嘆蘇洵文章功力的高深。 

    其次，文字上的簡練，金聖嘆認為不能依靠「堆砌大量的華麗詞藻」，而是

應用盡量簡潔的語言，把對象的本質和特點鮮明生動地表現出來。又認為這一定

的字、句，都可以超出這些字句本身的直接含義，包含更豐富、更深刻的內容，

從而擴大語言的容量。皮日休《劉棗強碑》中說：「百鍛為字，千煉為句，雖

不迫躅太白，亦後來之佳作業。」34
 意即揀練字句必須字字斟酌、千錘百鍊，

才能使文章「文約事豐」，這就如同歐陽修在〈論尹師魯墓志〉中，讚美尹洙撰

文「文簡而意深」、「簡而有法」。像〈黃夢升墓誌銘〉
35
就是極為生動的一篇，寫

其每段時期的經歷刻劃精深卻又文字簡練，從其少時「眉目明秀， 善飲酒談

笑」，到初任官時「怏怏不得志，以疾去」；遇之江陵時「顏色憔悴」；遇之

鄭州時「求之（文章）不肯出」，到最後「怏怏無所施， 卒以不得志死於

南陽」。寫黃夢升每況愈下的狀態，用字簡潔，卻能深明其旨。 

    就構思選材而言，每個人的身份地位、特點、命運、專才各不相同，所以所

記與所略的內容自然也不一樣，而歐陽修的取材重點在於能「記大節，期於久

遠」；而文字選用方面，歐陽修著重褒貶，並且用字簡練，展現「意深」、「有法」

的特質。突顯主旨，刪減冗繁，傳主形象更為明確，也能使傳記流傳廣遠，真正

發揮了表彰良善、警勸後世的作用。 

貳貳貳貳、、、、人物與敘事的文學意義人物與敘事的文學意義人物與敘事的文學意義人物與敘事的文學意義    

    歐陽修的傳記文字，包括碑誌文與《新五代史》都是寫給當代人看的，文字

的表現必須使讀者感到熟悉與可感，並且使讀者們易於了解和接受。因此它的表

現形式就必須考慮到「語言」和「社會文化」的情況，此時文字表現就離不開「虛

構」。黑格爾曾對此作論述：「藝術中最重要的始終是它的可直接了解性。」

因此，在表現歷史的文字上，寫作傳記文應注意當代的文化、語言。黑格爾認為

「這樣破壞所謂妙肖自然的原則正是藝術所必有的反歷史主義。表現品的

內在實質並沒有改變，只是已進一步發展的文化使得語言表現和形象必然

受到改變」。又說「從這方面來看，我們固然應該要求大體上的正確，但是

不應剝奪藝術家徘徊於虛構與真實之間的權利。」36所以說，即便是歷史文

                                                      
32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二》，頁 101。 
33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故霸州文安縣主蘇君墓誌銘〉，頁 75。 
34

 見葉朗《中國小說美學》，臺北：里仁出版社，1987 年，頁 136，138。 
35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黃夢升墓誌銘〉，頁 29。 
36

 見黑格爾《美學》。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第一卷頁 348，頁 35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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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也需要文學性的文字幫襯，才能使文章為當世接受。而歐陽修寫作文章的目

的，即認為傳記文有「不朽而存」、「昭示後人」的特點，所以文學性的表現是必

需的。以下針對歐陽修在文字修辭、敘事結構的寫作技巧做探討，也能藉此了解

歐陽修的明道之文。 

一一一一、、、、鍛鍊鍛鍊鍛鍊鍛鍊字句結構字句結構字句結構字句結構篇章的寫作工夫篇章的寫作工夫篇章的寫作工夫篇章的寫作工夫    

     歐陽修曾在〈與杜訢論祁公墓志書〉中云：「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鬥速

也。」37清楚說明其傳寫傳記文的目的，是希望傳記文能留傳久遠，並將作者寄

託在傳記文中的思想與意念傳達給後人：良善者可作為效法的目標；若有偏差的

行為也可成為借鏡。所以作傳記文不僅在取材上要「據實可考」，在字句的選取

上，也必須「字句斟酌」，才能達到傳記文「求真、求善、求美」的境界。 

    首先先探討句型結構的部分，歐陽修私撰的《新五代史》取材自薛居正官修

的《舊五代史》，選材內容部分大多相同，但句型卻差異甚遠。《舊五代史》的句

型結構大多都是四字句、六字句等偶數字句組合而成，在文體上屬於句型工整的

「駢文」；歐陽修因推廣古文運動，主張「摒棄駢文，提倡散文」，所以修改《舊

五代史》的偶數字句，撰寫《新五代史》時改以三字、五字與七字等奇數字句為

句型安排的文字，偏向於歐陽修當時正大力提倡的「古文」。四、六字句的偶數

句型句法較為工整，讀者在閱覽時可一目了然，但在誦讀時因為節奏鮮少變化，

易流於呆板；反觀三、五、七字句型的文章字句，句型參差錯雜，使文章看來缺

乏整齊感，但在朗誦時，可轉變型文的語氣，能將重要的字句突顯出來，顯得十

分醒目。李塗在《文章精義》中說：「文字須有數行整齊處，須有數行不整齊

處。」38如此才能使文章富有節奏感，提升文章的生動感。 

    其次，在煉字方面，歐陽修十分善於運用「虛詞」。歐陽修的虛詞用字廣泛，

較常見的有「焉」、「爾」、「耳」、「也」、「乎」、「歟」、「哉」、「矣」、「然」、「蓋」、

「則」、「因」等十二個虛詞，大多在表現語氣的用法，通常置於一句話的結尾。

雖然虛詞沒有實質的詞義，但卻能為句子突顯出語氣，加強文章的氣勢，也可使

傳主了解作者在文章中的情緒反應，藉此可更深刻了解文章的情意。探討歐陽修

《新五代史》中，發現在《新五代史》「論贊」中情感表達的虛詞字數量遠高於

列傳部分，所以得知論贊較為主觀的部份中有強烈的情感表達。像是〈唐臣傳附

論贊〉，《新五代史》、《舊五代史》的描述分別為： 

 

傳記文名稱 《新五代史》 《舊五代史》 

〈唐臣傳附論

贊〉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

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

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

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

史臣曰：夫出身事主，得位

遭時，功不可以不圖，名不

可以不立。洎功成而名遂，

則望重而身危，貝錦于是成

                                                      
37

 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二》，頁 101。 
38

 見宋‧李塗著，郭紹虞編《文章精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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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

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

于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

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于

宰相矣。
39
 

文，良玉以之先折，故崇韜

之誅，蓋為此也。
40
 

 

以句式上來說，《舊五代史》句型整齊，採用「五、四、六、六、六、六、六、

六、五、四」的句型，可見得基本上是以四字句與六字句為主要架構；另外對句

多：「功不可以不圖」與「名不可以不立」、「功成而名遂」與「望重而身危」、

「貝錦于是成文」與「良玉以之先折」都是對偶句式。歐陽修的書寫在此句

式長短句參差，並沒有偏重在哪一種句式上，也沒有對偶句型。在虛詞的運用上，

歐陽修以「嗚呼」感嘆語作為開頭，由此可知皆下來的內容必定嚴肅、令人嘆

息。另外，《新五代史》中連用七個虛詞，語氣表達強烈，抑揚頓挫清晰；《舊五

代史》卻僅有一個，語氣平緩，無節奏性，也無法突顯重點。 

    由歐陽修字句修煉可知歐陽修對文章字句安排的妥當、確切，提升文學之

美。不僅如此，還表達了歐陽修的核心理念：即藉由史書的被廣泛運用性，大力

倡導了古文運動；也表現歐陽修「寓褒貶於敘事之中」、「撥亂世，反之正」的《春

秋》筆法。 

二二二二、、、、靈活運用靈活運用靈活運用靈活運用修辭修辭修辭修辭技巧技巧技巧技巧使文章表現生動使文章表現生動使文章表現生動使文章表現生動 

    傳記文作者可以在基本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自己創作，通過文學性的加工，來

完成一篇篇傳記文學作品。只有注重寫作技巧的運用，才能使作品富有神韻。歐

陽修在「事信言文」，著重歷史性真實性的傳記文中，運用了多元的文字技巧讓

文章生動活絡，像是「誇飾」、「譬喻」、「對比」、「襯托」…等文字技巧，劉知幾

《史通》曾載：「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具細咸該，片一語而洪

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41說明了這些文字技巧，妥善使用可精確地掌握

文意，省去多餘的文字，讓文句變得精簡，也稱作是「用晦」的作文技巧。歐陽

修使用「對比」的技巧是運用在時間方面：如〈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42首段先

從傳主張汝士的兒子在北宋嘉祐年間「改葬其先君」入題，使用追溯法回憶早

年西京幕府時期，錢惟演「守河南」、「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

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可以了解當

時歐陽修與張汝士在西京幕府時期眾人間有志一同的自適快樂。之後文意一轉，

寫到二十五年之後，錢惟演早已「貶死漢南」，當時「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

同府而游者，十蓋八九死矣」。當時同在一堂的歡樂早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

是之後眾人仕途上的遭遇不盡理想，大多都不得志而終，流露出今非昔比、不堪

                                                                                                                                                        
39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臣傳附論贊〉，頁 257。 
40 見《舊五代史》〈唐臣傳‧郭崇韜論贊〉，，，，頁 772-773。 
41

 見劉知幾著，蒲起龍釋《史通通釋》〈敘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12月，頁 173。 
42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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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的感嘆。歐陽修從文章中強調了從前與現今「聚散」、「生死」、「樂悲」、「盛

衰」的對比，強化了當時西京幕府的同僚們從早期的意氣壯盛，到後來抑鬱而終

的愁苦；也突顯了歐陽修對友情的不捨與懷念。林紓評論此篇時，說道：「歐文

之多神韻，蓋得一『追』字訣。追者，追懷前事也。……撫今追昔，俯仰

沉吟，有令人涵詠不能自己者。」43可知歐陽修擅用「追憶」的手法，做懷念

過去、嘆息現今的時間性對比，加強情感的表現。在「襯托」的手法上，歐陽修

利用傳主與他人之間性格上的差異，來突顯作者所要表達的意念，除了讓主題更

深刻外，也能增強情緒的感染力。像是〈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44，歐陽修描寫

傳主尹源與其胞弟尹洙的性格差異：「師魯〈尹洙〉好辯，果於有為。子漸〈尹

源〉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說明了尹洙個性果敢，能與人辯說；

而尹源個性剛直簡約，較為內斂，兩人個性呈現外放與內收的極端。接下來透過

共同事件的陳述〈兩人皆考取進士、皆官至州縣、皆關心慶曆新政等國事、皆仕

途不順〉，再呈現不同個性所表現的行為發展：「…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

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

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

歟？」尹洙與尹源個性不同，但最後卻都因憤世嫉俗而死。尹洙個性思慮政事

甚深，導致最後憂患而死；但尹源個性淡然，卻也因為當時政治的惡劣過甚，導

致其亦憂慮甚深而壽命不長。歐陽修先描寫兩人個性的極端，再敘寫兩人的共同

遭遇，即不見容於世且執著於國政，兩人的個性差異襯托出了當時國家政事的腐

敗，連尹源都能因此抑鬱而亡。林紓評此篇時說：「吞吐不涉痕跡，是行文之

神化處。」45可見其使用襯托法精簡卻又深刻地突顯了政治對尹源的影響力。 

三三三三、、、、以以以以深刻透徹的深刻透徹的深刻透徹的深刻透徹的論說抒發論說抒發論說抒發論說抒發強烈強烈強烈強烈情緒情緒情緒情緒 

    抒情，是寫作的重要動人因素和基本目的。人們寫文章，不管是描繪物象，

還是闡發事理，都必然滲透浸染著作者的愛僧感情。通過種種方式，將這種愛憎

之情訴諸文宇，就是抒發感情。46文章如果感情濃郁，抒發暢達，就可以激發讀

者的情思，引起讀者的共鳴47，有效地增強文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清朝桐城派古文家推崇歐陽修的文章，讚其「風神絕世」。姚鼐與劉大櫆曾

分別評論歐陽修散文《峴山亭記》，姚鼐說道： 

 

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埃者，絕世之文也。48
 

 

又劉大櫆道： 

                                                      
43

 見林紓《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頁 56。 
44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頁 53。 
45

 見林紓《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頁 84。 
46

 見劉勵操《寫作方法一百例》，臺北：國文天地出版社，1990 年，頁 325。 
47

 見劉勵操《寫作方法一百例》，臺北：國文天地出版社，1990 年，頁 325。 
48

 見姚鼐編，王文濡評註《評註古文辭類纂》。臺北：華正書局，1987 年，頁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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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公長於感嘆，況在古之名賢，興遙集之思，宜其文之風流絕世也。
49

 

 

都認為歐陽修的寫作手法獨特不落俗套，擅用感嘆法來緬懷古代先賢，文章富有

情緒感染力。劉大櫆在評歐陽修的記敘文《真州東園記》說： 

 

柳州記山水從實處寫景，歐公記園亭從虛處生情。柳州山水以幽冷

奇峭勝，歐公園亭以敷娛都雅勝。此篇鋪敘今日為園之美，一一倒

追未有之荒蕪，更有情韻意態。50
 

 

綜合上文可知，桐城派古文家所指歐陽修寫作的「風神」，即為在行文時表現豐

富的情感，而這樣的情感表達方式，就是歐陽修長於感嘆的寫作技巧。 

    歐陽修《新五代史‧伶官傳序》51主要在講述後唐莊宗一生由盛而衰的經過，

事件從其父李克用臨終遺恨推演到其報仇成功的得意，再繼續推展到其失敗時的

悲慘境遇。歐陽修在這篇文章中表達了強烈的情緒，可從使用感嘆用法來做說

明。文章一開頭即說明主題：「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說明了國家興亡的原因，大都因為人事的問題。句首即用感嘆開頭，對後唐莊宗

復仇成功後不能妥善地治理國家而導致國家滅亡，表達了哀嘆，也有勸誡後人的

意味。接下來講述了莊宗的失敗，總結「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

之迹，而皆自於人歟？」說明了人的本身就是成敗的主要原因，再一次嘆息莊

宗原本意氣之強盛就因為人事不修而衰敗，也與文章開頭的感嘆做了連結。最後

總結文意，說明「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哀嘆莊宗不僅對治理國家無所作為外，還寵幸伶人，招致敗亡。歐陽修在文章中

不僅說明了事件經過，也論說了「盛衰的關鍵在人事」的道理，用來警醒後世為

政者。在論述中歐陽修也常用感嘆語氣抒發自己的情感，加上嚴正的說理語氣，

使得情感的抒發更為強烈。 

    感嘆的寫法在情感上表達較為含蓄，使文章留有餘韻，有「言有盡而意無窮」

的絃外之音，像先秦時荀子所說的「一唱（倡）三嘆」52、劉勰的「文外曲致」
53、「情在詞外曰隱」54、梅堯臣所言「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55都是要讀者去體

                                                      
49

 見劉大櫆《劉大櫆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102。 
50

 見劉大櫆《劉大櫆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56。 
51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新五代史‧伶官傳序》，頁 397-399。 
52

 荀況《荀子‧禮論》：「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用來指文章字句婉轉而含義深刻。見熊公哲注釋《荀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427。 
53

 劉勰《文心雕龍‧神思》：「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指文章明述的意旨外還有細微的意旨，並不是言詞所能表達的，留給讀者自行體會。見陳拱《文心雕龍本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頁 644。 
54

 劉勰《文心雕龍‧隱秀》：「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這是說隱的意思，就是「義生文外」、「情在詞外」，意旨不顯現於篇章之中的意思。見陳拱《文心雕龍本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頁 985。 



歐陽修傳記文研究 

 194 

會作者沒有明白表達出來的情意，也有打動人心的效果。 

四四四四、、、、敘事模式呈現委婉曲折敘事模式呈現委婉曲折敘事模式呈現委婉曲折敘事模式呈現委婉曲折文風文風文風文風 

    歐陽修撰寫傳記文，均是以傳主為中心，傳主的性格為生平事件發展的重要

導向；也就是說，人物的性格可以決定其一生的發展走向。而歐陽修在組織篇章

結構上，也會因為傳主的性格來選擇篇章結構模式。 

    在歐陽修的文章敘事結構模式裡，分為「並列式結構」、「平提側注式結構」，

以及「因果式結構」。「並列式結構」是由人物的各種同樣性質的事蹟來突顯傳主

的性格；「平提側注式結構」與「並列式結構」相似，但兼有書寫不同性質的事

蹟，傳主性格較為多元不呆板；「因果式結構」因為是記述傳主性格變動的因果

歷程，事件轉折較為繁複，所以在這個結構中，歐陽修對傳主的事蹟與了解必須

是較為熟悉、較能掌握的，也因為有充足的了解，所以在文章內容上也會多有著

墨。 

    像是〈新五代史‧宦者傳序〉56先指出宦官「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

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講述宦

官職務太親近皇帝，但他們專橫又殘忍，懂得用小恩惠來攏絡人心，讓皇帝相信

他們。到取得國君的信賴後，文章轉折，寫宦者「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

後來君王反被宦者以福禍言論挾持，文意又轉折寫道「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

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疏遠」皇帝認為朝廷的忠臣和博學之士距自己很疏遠。忠

良之臣被疏遠之後，「人主之勢日益孤」皇帝的勢力就日益孤立，而勢孤之後，

又轉到「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闈

闥」。宦官挾持君王權利日益穩固，國家的安危出自於他們的喜怒，而成為嚴重

災禍，此時君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

則挾人主以為質」想聯合臣子算計宦官，時機的快慢都不可行了，最後到「謀

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謀劃消滅宦官的計策不能成行，也不會成功的地

步，君王與宦者兩敗俱傷，人亡國滅。歐陽修的這篇傳記在說明五代時期宦者造

成的災禍，先由宦者在君王身旁朝夕陪伴，表現出的小善小信逐漸讓君王倚賴，

一直到君王殺身亡國。整篇文章的描寫表現了曲折層疊的過程，文章一層層深入

地推演，將人物之間的複雜關係透過由因及果的方式寫出，將因果關係清楚地釐

清。由此可看出歐陽修對五代時期宦官干政的狀況有清楚的了解，才能使因果脈

絡清晰呈現。在情感表達上，這種由因及果、層疊的書寫方式可使情感立體化，

蘇洵在〈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中說道：「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

條達舒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

態。57」文中「紆餘委備」代表了文章含蓄委婉的特色，而「往復百折」是表

                                                                                                                                                        
55

 梅堯臣描述：「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意思是能把難以描寫的東西刻畫得如同在眼前一般，而詩文的意境深刻卻又沒有直接表達在詩文之中。見《宛陵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640。 
56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宦者傳序〉，頁 406-407。 
57

 見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注《嘉祐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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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文章跌宕抑揚的寫作方式，兩者都說明了歐陽修文章不單刀直入陳述重點，而

是委婉曲折的風格。清人魏禧云：「歐陽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

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
58

」文中「說而不說」讓文章呈現「吞吐掩抑」

的效果，即為「抑揚」、「跌宕」；又「說而又說」講述的是歐陽修描述事件採回

環反覆的手法，含蓄又委婉，即為「迂迴」、「紆餘」的手法。如此因果往復，步

步前進，文章轉折之後，確立論點，即為歐陽修寫作傳記文時「紆餘委備、抑揚

頓挫」的結構特色。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歐陽修傳記文的價值歐陽修傳記文的價值歐陽修傳記文的價值歐陽修傳記文的價值    

壹壹壹壹、、、、歐陽修傳記文歐陽修傳記文歐陽修傳記文歐陽修傳記文的成就的成就的成就的成就    

    歐陽修傳記文的成就共有三點：第一點是「寫作技巧多元化，介於史傳與小

說之間」。藉由對人物內外部刻畫的技巧，以及作文的章法字句結構，討論歐陽

修傳記文的特點；第二點是「寫作手法承襲《史記》，寫作目的承襲《春秋》」。

將歐陽修傳記文和《史記》、《春秋》相對比，就其間的關係探討歐陽修寫作的目

的與技巧；第三點是「繼承前人寫作風格，又能超越前人獨創新局」。探討歐陽

修傳記文如何承繼前人優點，又能開創新局，讓後世作家效法。 

一一一一、、、、寫作技巧多元化寫作技巧多元化寫作技巧多元化寫作技巧多元化，，，，介於史傳與小說之間介於史傳與小說之間介於史傳與小說之間介於史傳與小說之間    

    歐陽修的傳記文無論是《新五代史》或是碑誌文都取材於歷史題材，而歐陽

修寫作傳記文的目的，是承襲《春秋》筆法「事信言文」，將五代的亂象詳細寫

出，並秉持「不朽而存」的理念來揭示當世之人。歐陽修運用文采，刻劃人物、

組織文章架構，用以打動人心，活絡的人物形象與高度的文學性，使得歐陽修傳

記文跳脫史傳束縛，趨近於小說。關於史傳與小說之間的區別，金聖嘆認為歷史

敘事為「以文運事」，而小說敘事則稱為「因文生事」。也就是說歷史只是一種敘

事話語，是與外部世界構成「毗鄰性」關係的「轉喻」世界；小說實際上是借助

寫作法則建構而成，是與外部世界構成「相似性」關係的「隱喻」世界。59佛斯

特也指出：「歷史家也像小說家一樣關注性格，但是他只能就人物外在表現

而定其存無（某種性格特質的有無）……小說家的功能就在表現內心深處的

內在生活。」60另外，魏飴在《小說鑑賞入門》中說：「…直接概述（史傳），

是指作者直接揭示人物的身世、經歷、性格、心裡跟神貌的一種表現方

式……然而，小說寫人更多的是運用間接表現的方式，這一方式的基本特

點是對人物的內外狀貌作具體形象的刻畫，其人物的思想內涵、個性特點

就好比是戲劇一樣是通過人物自身的行動來具體展示的。」61由佛斯特與魏

                                                      
58

 見清‧魏禧《魏叔子集‧日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7。 
59

 見葉朗《中國小說美學》。臺北：里仁出版社，1987 年，頁 74。 
60

 見佛斯特《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2 年，頁 38。 
61

 見魏飴《小說鑑賞入門》。臺北：萬卷樓出版社，1999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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飴對史傳與小說的區分，我們可知小說比起史傳來說，必須將「人」的內外部描

繪加入更多的文學性，也就是「敘事性」、「虛構性」、「散文性」、「文字語言的自

足性」等特色。62
 

    在情節的架構方面，描寫〈敬新磨〉傳，第一，有明確的主題：以「善言詞」

來貫穿全篇文意；第二，有確切的題材：陳述三件以言詞化解緊張的局面；第三，

人物事件明確：在「伴君如伴虎」的壓力下，傳主巧妙的言詞為其保命；文章布

局有條理，從事件開端、過渡、高朝，到忠義之人有善終的結尾，精采活絡的程

度近似小說。在虛構的部分，歐陽修本不信佛道之說，但在傳記文中加入許多虛

幻的場景來表現傳主不彰顯於外的內心想法，像是寫後唐王仁裕「好學」，藉由

其夢境「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 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

思益進。」63還有以異象突顯袁正辭「斂財」形象：「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

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

宜益以錢，聲必止。』」64，描寫其貪財而無法辨別是非。最後，歐陽修善於利

用誇飾、譬喻、對比、襯托等修辭技巧來加強傳主的形象性以及對事件的區別性，

引導讀者對於不同傳主都能明瞭其個性的差異性。 

    這些特質使得歐陽修的傳記文能不同於一般只追求敘述文字之「真」，而無

感動人心的文字之「美」的史書，增加了小說中描寫人物的豐沛情感與文字力度。

而歐陽修傳記文不能稱之為小說的原因，也是因為描述主體不脫離傳主一生發展

的真實性，沒有過多的想像虛構的參雜，所以說寫作技巧的界定是介於史傳與小

說之間。 

二二二二、、、、文學文學文學文學思想淵源思想淵源思想淵源思想淵源於於於於《《《《史記史記史記史記》》》》與與與與《《《《春秋春秋春秋春秋》》》》    

    清人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對歐陽修《新五代史》的評價： 

 

不惟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以《春秋》筆法，寓褒貶于紀傳之

中，則雖《史記》亦不及也。」65
 

 

這番評論講述了歐陽修《新五代史》文筆潔淨老練的手法，與司馬遷《史記》相

似；而其寫作目的似《春秋》「寓褒貶於紀傳之中」，由此可知歐陽修寫作傳記

文在文筆與目的上，各承襲了史書上的經典《史記》與《春秋》。又方苞在《古

文約選序例》中說：「敘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永叔摹《史記》

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66在此指出歐陽修的敘事文與《史記》寫法相類似，

                                                      
62

 「敘事性」即為「情節」，作者將人物在環境中的各種行為想法組織起來，形成作品；「虛構性」是指描述一些傳主並未經歷過的現實或奇幻景象；「散文性」指用平易近人、自然的文字來組織成文章；「文字語言的自足性」是指利用文字書寫即能成就人物的形象刻劃。見馬振方《小說藝術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8-11。 
63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五）‧王仁裕〉，頁 662。 
64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三）‧袁正辭〉，頁 495。 
65

 見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世界出版社，1980 年，頁 285。 
66

 見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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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他揣摩了《史記》的格調。而關於《史記》的「格調」，茅坤曾在《唐宋

八大家文鈔》中做說明，即：「西京以來，獨稱太史公遷，以其馳驟跌宕，悲

慨嗚咽，而風神所注，往往於點綴捐次，獨得妙解，譬之覽先姬於瀟湘、

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又三百年而得歐陽子，予覽其所序次當

世將相學士大夫墓誌碑表，與《五代史》所為梁唐二紀及他名臣雜傳，蓋

與太史公略相上下者……得太史公之逸者獨歐陽子一人而已。」67由茅坤的

說明，可知「義法」的定義有二：在「法」的方面「馳驟跌宕」，指的是其筆法

婉曲，跌宕抑揚；另外，「點綴捐次，獨得妙解，譬之覽先姬於瀟湘、洞庭

之上」指的是描述人物形象細膩深刻且生動。這兩點與歐陽修作文寫作手法的

特點相同，所以茅坤之後也提出了讚揚歐陽修傳記文與司馬遷不相上下，且在歐

陽修的時代裡，其為唯一能領略司馬遷寫作精髓的作家。像是寫黃夢升，不直接

寫他懷才不遇的人生，而是以時間的遞進作因果式的書寫，以呈現反差。從歐陽

修初遇黃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清秀，善飲酒談笑」68意氣風發的神情姿態，

沒想到後來再相遇時轉為「顏色憔悴」，之後再在鄭州相遇，求其文，但其「不

肯出」。歐陽修用簡練的文字將黃夢升各時期的狀貌與姿態刻劃的細緻活絡，而

且以時間今昔作對比，間接敘述黃夢升的遭遇，層層遞進，有跌宕婉曲的效果。

在「義」的方面，東漢‧班固所撰《漢書‧司馬遷傳》中，寫到《春秋》的性質

是「以道義」，揭示了《春秋》的義理批判性質；又提到孔子作《春秋》的目的

是「存亡國，繼絕世」、「撥亂世，反之正」、「長於治人」
69
。表示在記述歷

史時，暗含褒貶的「微言大義」。歐陽修承襲「春秋筆法」，所以在寫〈一行傳序〉

時提到：「嗚呼，五代之亂極矣！……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

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
70

」作史的目的，

正是為了抨擊這些他認為沒有「廉恥」的五代亂象，也達到孔子所說的「《春秋》

作而亂臣賊子懼
71
」的目的。所以可以說，歐陽修在撰寫這些實用性高、可留傳

於後世的傳記文時，往往會蘊含自己的主觀情緒與作文理念在其中，以向時人或

後人表達自己寫作時「文以載道」的態度，與作史書時「屬辭比事」的寫作風格。 

三三三三、、、、改善前人缺漏改善前人缺漏改善前人缺漏改善前人缺漏，，，，風格獨創風格獨創風格獨創風格獨創    

    歐陽修的寫作風格在思想上與行動上都承襲韓愈的文學理想而來，歐陽修在

〈記舊本韓文後〉一文中講述其推廣韓愈文不遺餘力的情況，並自命為韓愈的繼

承人，從蘇軾曾評其：「歐陽子，今之韓愈也。」72說明時人也贊同歐陽修承襲

韓愈的合理性。 

                                                      
67

 見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廬陵文鈔》卷二十九。臺北：藝文出版社，1966 年，頁 1497。 
68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黃夢升墓誌銘〉，頁 29。 
69 見東漢‧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北宋景祐刊本，唐‧顔師古注，王雲五編，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2010 年，頁 776。 
70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一行傳序〉，頁 369。 
71

 見史次耘註譯《孟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2009年，頁 175。 
72

 見滕志賢注譯《新譯蘇軾文選‧六一居士集敘》，臺北：三民書局，2008 年，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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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傳記文的篇章數量上，韓愈傳記文共 101 篇，柳宗元則有 96 篇，均不及

歐陽修傳記文。略去《新五代史》而專論墓誌銘，歐陽修有傳記文共 154 篇。在

寫作對象上，歐陽修傳記文對象包括了當朝文武官吏、女性傳記、以及至親朋友

等類型；韓愈墓誌銘大多記載在朝官員，僅有〈圬者王承福〉為平民傳記；柳宗

元長期貶官在地方上為官，所以傳記文中有較多的平民傳記，像是〈種樹郭橐駝

傳〉、〈梓人傳〉、〈宋清傳〉、〈童區寄傳〉…等。墓誌銘刻於墓碑上，用以記錄傳

主事蹟以揭示後人，「諛墓」之作難以避免，韓愈、歐陽修的墓誌銘皆有虛美的

內容出現，但歐陽修在「孝愛親友類的」作品裡，為親朋好友展現強烈的情感與

寫作的熱忱，描寫與傳主們生平交遊點滴以及為其抒發不平之氣，創造「情文並

茂」的風格，也提高了文學價值，像是〈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梅聖俞墓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黃夢升墓誌銘〉…等，都屬此類作品。 

    韓愈領導唐代古文運動，提倡寫作要「文從字順」、「文以載道」，將墓誌的

地位從應用文體到文學散文的創革。韓愈在結構（墓誌當作列傳寫）、手法（典

型事件與細節描寫）、句式與押韻（之前多遵循四言韻文的格式，其每篇格式不

同）、內容（不歌功頌德）上都有不同於以往的創體之姿，主要在於教化的作用。

歐陽修即承襲韓愈的寫作手法，刻劃生動的人物形象，利用修辭等文字技巧提升

文章文學性，利用篇章結構、修煉字句架構文章，脫離了平沓重典的傳統碑誌文

字。 

    但韓愈墓誌銘中，有部分作品摹擬《尚書》等古代經典著作，像是〈曹成王

碑〉、〈平淮西碑〉，文章用奇重字，讀起來詰屈聱牙，尚未脫離當時濃厚的六朝

駢儷氣息。歐陽修的作品，將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統一起來，強調作品必須有作

者個人的特色，藝術風格必須有獨創性，反對因襲模仿。另外，碑誌追求「奇」，

兼指氣、神、文字之奇，使得韓愈碑誌有傳奇性，碑誌中夾雜了詩筆與議論，結

尾的銘大多是四言詩歌、有些則為楚辭體。追求怪奇，使得韓愈碑誌有誌怪的特

徵，像是〈柳州羅池廟碑〉即為此例。但歐陽修文字較為婉曲平實，力求自然，

像是〈黃夢升墓誌銘〉以平實自然的文字來描寫與傳主黃注每一次相遇的情景，

將黃注每況愈下的情緒反應如實寫出，文字平實無任何矯飾，也因為如此，歐陽

修的文章風格更通俗、更符合實用。蘇洵在〈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中說道：「韓

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

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

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舒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

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73」總的說來，韓文以氣勢雄健見長，歐文則

以風格婉轉見長，兩者的散文風格迥然不同。 

    由此可知在散文的創作方面，雖然標榜學習韓愈，但能適時改善韓愈的不

足，自成一家，創造出一種與韓愈不同的散文風格。清人袁枚在《隨園詩話》中

有這樣一段話：「歐公文學韓而頗不似韓，此公文之所以能於八家中自樹一

                                                      
73 見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注《嘉祐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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幟也。」
74

可以了解歐陽修學習、繼承韓愈的創作理念，但又能獨樹一格，創造

新局的格調。 

貳貳貳貳、、、、    歐陽修傳記文的影響歐陽修傳記文的影響歐陽修傳記文的影響歐陽修傳記文的影響    

一一一一、、、、    「「「「據實直書據實直書據實直書據實直書」」」」的精神為當的精神為當的精神為當的精神為當世史學家所取材世史學家所取材世史學家所取材世史學家所取材與效法與效法與效法與效法    

    歐陽修撰寫傳記文秉持謹慎莊重的態度，原因在其〈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

銘〉中描述：「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
75
認為傳記文有流傳久遠的特性，所以

應該要「據實直書」，強調取材的客觀真實性；另外還要「宣揚正確的價值觀」

讓後世之人效法，以達到「不朽而存」的文學價值。因為如此，當代的史書大都

以歐陽修的傳記文內容為取材的對象，像是李燾所著的編年體北宋史《續資治通

鑒長編》、元丞相脫脫等人所編修的《宋史》，都採用了許多歐陽修傳記文的人物

與事蹟來作為正史內容。 

《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講述官員蔡襄的生平事蹟： 

 

襄世閩人，知其風俗。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襄得(周)

希孟，專用經術傳授，學者嘗至數百人。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

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陳襄、鄭穆，學行著稱，襄

皆折節待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

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

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

襄下令禁止。至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其子弟有

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訓敕之。及襄去，閩人為立德政

碑。76 

 

再以歐陽修作的〈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志銘〉兩相比較： 

 

公為政精明，而世閩人，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

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

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

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

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

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奸民、遊手、無賴

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

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

                                                      
74

 見袁枚著，楊家駱主編《箋注隨園詩話》。臺北：鼎文出版社，1974年，頁 144-145。 
75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頁 79。 
76
 見李燾編著，徐光烈譯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 187。臺北：錦繡出版社，1993 年，頁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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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

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絕之。然後擇民

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

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

請為公立德政碑。
77
 

 

兩篇文章除了對傳主的稱呼有所不同外（《長編》稱蔡襄「襄」，《墓誌銘》稱其

「公」），事件上的安排、行文的方式，甚至選用的文字，除了「公為政精明」、

「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否則深自

愧恨，為鄉里羞。而奸民、遊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

限極」、「公曰：『弊有大於此邪！』」、「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

治疾病」等文字是《續資治通鑒長編》中所沒有的，其他文字完全相同。而就

這些簡省的文字來看，都是蔡襄所推行的政策後補充性的文字，略去不太影響文

章的意義，但增加這些添加情感的文字「精明、甚害、愧恨、無限極」或是傳

主的話語「『弊有大於此邪！』」，都能使蔡襄的形象更為生動，由此可知，在

記史的態度上，歐陽修不僅要記述傳主的事蹟，還要豐富傳主的形象，達到傳記

文對「美」的要求。《宋史》中許多傳主也多採用歐陽修傳記文的內容，也是取

歐陽修傳記文人物的重點撰寫成篇，像是歐陽修傳記文〈江鄰幾墓誌銘〉與〈宋

史‧江休復傳〉即為此例。〈宋史‧江休復傳〉在事件表達上與〈江鄰幾墓誌銘〉

完全相同，只在字句上作部份增刪。 

    另外，宋人筆記承襲歐陽修傳記文的「實錄原則」，對事件具體陳述，所以

當時政治上較為隱諱的事件，藉由宋人筆記與歐陽修傳記文可相互驗證。〈資政

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中描述宰相呂夷簡與范仲淹交好的一段文

字：「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

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

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78因呂夷簡任宰相時，排斥慶曆新政，許多賢

能之人都被罷去，其與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成為政敵。所以這段文字被范仲淹的

後人在刻碑時刪去不用，引起爭議。關於這點，司馬光的《涑水紀聞》中就有記

述：「范文正公于景祐三年言呂相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

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公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

『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

略安撫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皆以許公為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

『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掖！』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

為念邪！』」79蘇轍的《龍川別志》也有記載：「自越州還朝，出鎮西事，恐許

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80這些宋人筆記書寫的

                                                      
77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志銘〉，頁 81。 
78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 149。 
79

 見司馬光《涑水紀聞》卷八。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388。 
80

 見蘇轍《龍川別志》。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86 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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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均能與歐陽修的傳記文互相參照，即能肯定歐陽修所描述的「歡然相約戮

力平賊」的言詞，也了解當時政治上最為真實的一面。 

    由上文可知歐陽修傳記文的史學價值是非常高的，因為秉持「據實直書」的

寫作態度，其墓誌銘讓許多北宋的人物事蹟與重要史料因為如此被完善保存，使

得當代史家得以方便取材。還有當代文人所作的筆記，像是司馬光的《涑水紀

聞》、蘇轍的《龍川別志》…等，都能與歐陽修的墓誌銘相互參照，對應當時最

客觀真實的史事。另外，歐陽修獨撰的《新五代史》為了添加文學性，雖然改變

《舊五代史》的行文方式與書寫技巧，但傳主的生平事蹟歐陽修還是據實採用，

貫徹其對傳記文「據實直書」的精神，更提高了本身的史學地位與價值。 

二、其寫作風格為明清散文家所承襲其寫作風格為明清散文家所承襲其寫作風格為明清散文家所承襲其寫作風格為明清散文家所承襲    

    薛錫振認為，傳記文源起於史傳，81所以說，能表現傳記文特徵的古代散文，

以及描述事件性質較為顯著的文章，大多都是從史書的列傳中發展而來。韓愈領

導唐代古文運動，提倡寫作要「文以載道」，將墓誌的地位從應用文體轉變而成

為文學散文，成為傳記文學史上的創革。韓愈在結構、手法、句式與押韻，以及

內容上都有不同於以往的創體之姿，主要在於「教化」的作用。像是其〈圬者王

承福〉為平民傳記，雖然寫作篇章數量稀少，但已脫離一般墓誌銘應用文體的型

態；繼承其寫作精神的柳宗元則有較多的平民傳記，像是〈種樹郭橐駝傳〉、〈梓

人傳〉、〈宋清傳〉、〈童區寄傳〉…等。到了北宋時期的歐陽修，更是承襲前人的

寫作方式與目的：在題材的選取上，其傳記文《新五代史》與墓誌銘都屬於歷史

的部份，所以文章寫成為「史傳」類型。又因歐陽修承襲「春秋筆法」，以「教

忠教孝」為其寫作目的，所以會將傳主的日常生活瑣事略去不寫，著力於其核心

主題；另外，其藝術的表現上，歐陽修行文自然簡潔不矯造，利用修辭技巧來突

顯傳主的人物性格，使用靈活變化的篇章結構來提高文章的生動程度。「題材」

與「藝術表現」的改變將傳記文的藝術技巧與作文意義的境界更加提升，這樣的

寫作方式即成為明清時期「古文傳奇化」82的先驅。 

    明代初期散文風格以「擬古」為主，詩文風格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因模擬古人的方向為內容的技巧與文章架構，而非寫作文章的教化意義，以致流

於空泛，降低了文學的價值。到明代中葉之後，古文家茅坤與歸有光提倡學習「唐

代與宋代的詩文」，提倡「文從字順」，顯現了追隨韓愈與歐陽修的寫作精神「文

以載道」，開始強調文章內涵的意義與精神。明代歸有光的散文源出於《史記》，

取法於歐陽修，在風格上樸實自然，在感情上強烈真摯。其擅長的文體為抒情類

的短篇文章，像是〈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等，用白描法寫

作，文章內容描述其經驗事物，像是與至親的相處時光、對物的強烈情感、對其

志向的堅定傾訴。文章技法毫不矯飾，文字平易流暢，能使讀者深刻感受作者情

                                                      
81

 見薛錫振〈我國古代傳記文學發展軌跡鳥瞰〉，《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 年 3期，頁 100－104。 
82

 見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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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被譽為「明文第一」83，時人稱他為「今之歐陽修」。歸有光在明代可以說

是歐陽修以後最能得其神似的古文家，但篇章數量還是不多，影響當代文學風格

有限。  

    清代的傳記文發展，以桐城派古文為主。其「桐城三祖」方苞、姚鼐、劉大

櫆等文章風格，都以雅致潔淨為寫作原則，更以文學的意義與價值為著力的方

向，由此可知，明代的歸有光與北宋的歐陽修就是他們學習的前代作家。桐城派

推崇的寫作風格，由姚鼐歸納前人傳記文為「陽剛」與「陰柔」兩大風格說起。

「陽剛」屬性的傳記文，氣勢雄偉壯闊，像是韓愈的文章風格。而「陰柔」的文

章，情韻幽雅婉轉不直陳濃郁的情緒，這一類的文章風格代表人物即為歐陽修。

桐城派的風格，偏向歐陽修的「陰柔」風格。當時名著像是戴名世〈畫網巾先生

傳〉對人物的刻畫利用近於小說的手法寫成，人物形象更為活絡。方苞〈朱竹

君先生傳〉的寫作題材承繼了方苞所谓的「常事不書」原則，也是「古文傳

奇化」的特徵，指在寫作人物時只取傳主的重要事蹟來做為題旨。另外其

文章與歐陽修〈黃夢升墓誌銘〉相似，描寫傳主形象委婉含蓄：「稱述人善，

惟恐不至；即有過輒複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

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為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

若同輩，勸人為學先識字，語意諄勤」
84
用簡潔的敘事方式，就可描繪出

傳主生平事件與性格特質，顯現人物「神韻」之姿。時人稱讚「惜抱先生

文以神韻为宗」85。姚鼐受歐陽修的影響很深，林紓曾評姚鼐說：「惜抱（姚

鼐）慕韓而近歐。」
86
總的說來，桐城派的散文風格偏重於「陰柔」，因此必

然以歐陽修為主要的學習對象。 

    本論文以「人物論」的方法論來探討歐陽修傳記文的成就，將其所撰的《新

五代史》與墓誌銘利用傳記文的文學性角度，對比僅用史學角度做詮釋的歐陽修

傳記文。經過以上篇章的探討及分析後，可以了解歐陽修傳記文中使用文學技巧

產生濃厚的文學之美，脫離傳統史傳的風格轉而展現小說的生動性；將豐富的情

感娓娓道來，呈現在文章之中，表現強烈的情緒感染力。後世作家推崇與承襲歐

陽修傳記文風格，歐陽修傳記文學影響後世傳記文甚深，也奠定了歐陽修在傳記

文學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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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黃宗羲著， 平慧善，盧敦基譯注《黃宗羲詩文‧明文綜序》，臺北：錦繡出版社，1993 年，頁 68。 
84

 見姚鼐編，王文濡評註《評註古文辭類纂》。臺北：華正書局，1987 年，頁 175。 
85

 見方宗誠《論文雜記‧桐城文錄序》。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 148。 
86

 見姚鼐編，林紓選《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頁 178。 


